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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田博：《分队长的手记》
日军用汉语向当地百姓搭讪，表面上说“您好”“谢谢”，心里

却想着：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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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随侵华日军践踏中国土地，宣扬对中国人民的仇恨

粉饰日军暴行的“兵队作家”

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
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
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
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
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
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
是“参战”，因此，他们写
的，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
东西，要么是“观战记”之类
的东西。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
场上的军人，即所谓“兵队作
家”。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
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写作经
验，后来入伍从戎，如火野苇
平、上田广等。这一部分人为
数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
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
评 论 者 也 称 为 “ 外 行 作
家”。《分队长的手记》的作者
栋田博属“外行作家”。他们
都是为着美化侵略，宣扬“圣
战”服务。踏上中国国土的侵
略者，宣扬的是对“自己人”
的“人情味”、对中国人民的
仇恨和疯狂，以及对日本兽行
的弱化和粉饰。

徐州会战期间的日本“兵
队作家”主要有火野苇平、栋
田博、山口季信等。栋田博于
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月以后应
征入伍，其处女作《分队长的
手记》写有“作者的战历”：
他作为赤柴联队的上等兵（分
队长），随侵华日军自塘沽登
陆，经天津，由浊流镇、静海
县、马场、沧州，侵略山东，
后在侵略台儿庄时被炸伤回
国，结束了他在中国土地上的
侵略行径。

《分队长的手记》是栋田博的
代表作，由《急赴前线》、《马腰坞
的战斗》、《敢死队出发》、《黄河敌
前渡河》、《突入济南城》、《城墙的
下士哨》、《出发前夜》、《夜袭》等
多章组成。整篇手记大都是当时
纪实录，也写到了军队的日常生
活情景、士兵的心理状态。它是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出现的
篇幅较大、影响较大的“军队文
学”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我
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战友，每
次战斗时，都气得破口大骂。但
是，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
的人啊！战斗结束后，就把这种事
忘到脑后，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
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
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他们给茶
喝，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要是
有孩子，就说‘小孩，过来过来’，
老想给他们点东西。然而现在我
真想再也忘掉这些，还是那句话：

‘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对于《分队长的手记》有
人评论：“对于‘战争’、‘作
战’的来龙去脉不作辨析，从
士兵的立场上也不能从这样的
高度认识战争。作为一个日本
士兵，在那生命轻于鸿毛、困
苦无可言喻、实况无比悲惨
中，士兵们只管战斗、只管勇
往直前地行进。他只是贴近士
兵，最充分地描写了这些士兵
的情绪和状态。所以，可以说，
从了解战场上士兵的真实立场和
情绪这一点上看，《分队长的手
记》比《麦与士兵》或《花与士
兵》还要优秀，还要令人感动。”

1942年，栋田博发表以台儿
庄战役为题材的纪实小说《台儿
庄》。因《台儿庄》书中有火化日
军阵亡者的场景描写，并透露了
对华作战初期日军在台儿庄战败
的消息，被认为有影响社会治安
之嫌，因而予以查禁。栋田博多
次赴中国和东南亚前线进行从军

采访，不断写作并发表以战争为
题材的所谓“军队小说”的写作。

“兵队作家”作品写到了日
本侵略者在台儿庄失败、沮丧。
七十多年后，蒋介石之孙蒋孝严
再接受《台儿庄一九三八》剧组
采访时说：日军在四月初，四月
六七号的时候夹着尾巴逃了嘛，
这个手枪我们就获缴 1万多支
啊，坦克有 40多辆啊，装甲车
有 70多辆啊，那这是什么，你
没打败你这会留下来？让我做展
览用？

火野苇平：《麦与士兵》
把侵略战争与残杀中国军民描写得如此诗意，把侵华战场说成是可以实现英雄梦想的“神圣之地”。

“敌方确实顽强，枪声始终
不绝。一抹黄色的半轮圆月，浮
现在半空之中。水国里不绝地传
出蛙声。在战场上听见蛙声，分
外觉得寂寞……”这是火野苇平
的小说 《麦与士兵》 描写的场
景。

火野苇平所创作的以徐州会
战为背景的《麦与士兵》是在日
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所诞生
的，它带动了日本战争文学创作
的又一次高潮。具体分析火野早
期的思想状况，其本身就存在着
缺陷，而其从军经历又将其战争
观定格在“自我”的框架中，对
其后期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在创作体验时的特殊二重身
份，决定了作品的整体基调，造
成了作品在视角选择上的“单
向”与“狭隘”。（见周朝伟《日
本从军作家火野苇平及其战争文
学》）

《麦与士兵》， 1938 年于
《改造》杂志发表。《麦与士兵》
是火野苇平的亲身经历，从一九
三八年五月四日到五月二十二日
在这十九天里他以日本陆军报道
员的身份参加了徐州会战。五月
四日，他接到命令从上海赶赴蚌
埠报道部，一直写到会战结束。

“在徐州前线，我 （火野苇平）
目睹了士兵们的惨苦和牺牲，我
想让后方的人们知道这些：我想
趁着我的记忆和印象还处于鲜活
状态时，把我在孙圩城所获得的
九死一生的体验记录下来。”

小说《麦与士兵》以日记体
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在徐州会战的
战争经历，描写了一个战地作家
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战争中的搏
斗、痛苦、死亡、别离这些容易
令人感慨动情的场面。这部作品
是在战场的血污浸泡出来，是在
时间和心灵的重压下压榨出来

的。火野苇平虽为当时日军一
员，但是对中国军队的描述却非
常中肯和诚实，以日期之先后，
分别描述了中国美好的景象，中
国军队英勇的抵抗，日军的苦
战，以及对中国人的情感。

当时日本文学评论界认为，
《麦与士兵》是“在世界上也没有
先例”的“伟大作品”，甚至在表
现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上，已超
过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
平》。“已将迄今为止所有从军作
家创作的战争文学扔进了土里
……这篇小说……给战争加上了
艺术创作这一文化内涵，是前无
古人的，是空前绝后的”。美国作
家赛珍珠“高度评价”此书：“该
书以毫无宣传色彩的笔调为我们
描述……在单纯之中洋溢着美甚
至崇高……我们可以窥知日本人
的性格。日本人具有献身国家之
精神……是地球上最为恐怖之国

民。这是一本了解日本人的必读
之书。”

《麦与士兵》一炮走红，使
火野苇平一跃成为“战争文学第
一人”。此后，又创作了《花与
士兵》、《土与士兵》，连同《麦
与士兵》 被称为 《士兵三部
曲》，发行量达到 300万册。《士
兵三部曲》还很快有了两种中译
本，在沦陷的北平、上海以及伪
满政权中心长春公开发行。1939
年 12月，回到日本的火野苇平，
被奉为“国民英雄”，《士兵三部
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
日新闻文化奖。他四处演讲，而
很多受到他影响的日本青年，自
愿投入侵华战场——那个可以实
现英雄梦想的“神圣之地”。

另外还有陆军步兵军曹山口
季信著，并于1939年6月25日出
版的、福荣真平作序的《火线出
征——台儿庄激战记》等。

枣庄籍的黄埔人枣庄籍的黄埔人
□□ 王功彬王功彬

据笔者多年的搜集整理，枣
庄 （峄县、滕县） 籍黄埔军校学
生共 203 人，其中市中区籍 （含
居住在市中区的外籍黄埔学生）
共19人，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
抗日战争。在抗日战场上，市中
黄埔人不计生死，战功卓著，有
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杀敌骑士——吴本生

吴本生 (1916 年—2004 年），
据吴本生之子吴景辉先生介绍，吴
家祖籍临沂平邑，祖父初至齐村为
崔翰林家族看管林地。吴本生小
时家贫，后经其姐夫介绍，入枣庄
中兴公司小学上学，又跟枣庄武师
朱柏霖练武。后考入临沂师范，毕
业后到西集教学。抗战爆发后，吴
本生不愿在家当亡国奴，便到武汉
报考军校。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吴
本生直接参加了抗战。

吴景辉说：父亲曾讲过，在

威海与日本人作战时，自己的部
队配合其他兄弟部队，一次就俘
虏了六百多日军骑兵。父亲的马
术很好，他在俘虏的六百多匹马
中，挑了一匹最好日本大洋马。
父亲不仅马术好，拼刺水平也很
高。1986年在枣庄拍摄《血战台
儿庄》电影，影片里有战场拼刺
的镜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拼刺
教练，时任枣庄市委宣传部长的
石宝光听说我父亲上过黄埔军
校，又参加过抗日，就找到我父
亲。就这样，我父亲教了一些武
警战士（演员）三个月的“东洋
刺”，练得很成功。

险中求胜——钱秉确

钱秉确（1920年—2012年），
在经历少时被土匪绑架的磨难以
后，钱秉确经过勤奋刻苦的学
习，最后以名列第十三名的成
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十七期一
总队炮科。1942年 4月军校毕业

后，钱秉确被分配到宝鸡特种兵
联校炮科学生大队，任少尉区队
副，并兼任炮兵观测课教师。一
年后，他主动申请奔赴抗日前
线，参加对日作战。

在抗战期间，钱秉确身经万
险，每次都化险为夷。有次在战
斗后部队转移时，他突发高烧，
被迫留在百姓家养病，病愈后与
日寇小股部队周旋了半个多月，
才化装成百姓摆脱日军的搜查，
终于找到了部队。

1945年 4月在豫、鄂西战役
中，钱秉确炮兵营在南阳卧龙岗
附近以火力支援守城部队，激战
四天后转移，撤退时遭到日军飞
机低空扫射，致钱秉确身旁的通
信兵和三名战士壮烈牺牲，自己
躲过一劫。

一炮获重奖——李鉴恩

李鉴恩（1916年—1996年），
七七事变的枪炮声震碎了李鉴恩

的美梦，1937 年农历十一月中
旬，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炮
科。

军校毕业后，李鉴恩参加第
四次长沙会战。关于这次战斗，
李鉴恩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
到：到达长沙后，我营赶忙设观
测所，构筑掩体，耳畔是一片枪
声。我从炮队镜看出去，也见不
到一个日本鬼子，炮兵的任务是
以振奋友军士气为主，只要有步
兵的要求，我就大量的火力支
援。在接火第三天，战况稍微沉
寂，我到掩体外观察，就听到日
本机枪“啪啪”的声音，在缩头
的一瞬间，刚站立的观察所木梁
上，就中了八颗子弹！我吓出了
一身冷汗，马上指挥全营火力，
打了不下一千发炮弹。第四天，
战况越发沉寂，起初以为日寇攻
击顿挫，及至出来一看，才知道
我军已经全线撤退，我们的猛然
射击，正掩护了退却。

看，这就是“兵队作家”所谓的纪实

瞧，这就是日本“国民英雄”把侵略说成“圣战”的文学


